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价值观问题一直是讨论的热点。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后，这方面问题更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而从目前的情况看来，讨论中还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包括某些较大的争议和分歧。为了促进研究的深入，我认为有必要回到基础理论的层面，对价值观研究中的一些基本的逻辑问题进行梳理，以防止和克服由此产生的认识上的偏差。

　　关于价值观研究中的逻辑指向

　　虽然大家都在谈论价值观问题，但是仔细观察一下就可以看出，不少讨论的关注点却很不相同，各自见仁见智，甚至各说各话。从方法论上讲，这首先就涉及价值观研究的逻辑指向，即所谓价值观研究到底应该研究什么。

　　价值观研究虽然涉及方方面面的内容，但从总体上说，主要应包括两个基本指向：一是建构意义的研究，即通过研究而建构一种特定的价值观；二是评价意义的研究，即对各种已有的价值观进行研究并做出评价。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研究虽然相互联系，但各自的着眼点却有着明显的不同：对于后一种指向来说，其所面对的是各种不同的价值观体系，需要做的是对这些价值观进行分析和考察，包括它们的形成和演变；而就前一种指向而言，其所要面对的不是某种既有的价值观，而是价值本身，是要对现实存在的各种价值进行分析和考察，然后确定哪些东西是我们所需要的，以及应怎样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等等，这样才能完成“建构”，从而提炼和概括出一种特定的价值观。

　　进一步说，这两种研究的区别还在于：以价值观为指向的研究所面对的只是一些观念形态的东西，一些思想材料，它属于社会的精神领域，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而以价值为指向的研究则要复杂得多，它绝不仅限于这个精神的或观念的领域，因为所谓价值存在于整个社会，包括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以及社会的其他各个领域；不仅如此，它还存在于整个世界，除了社会各领域之外，还包括作为人类社会的外部环境和存在条件的自然界。这里就涉及对“价值”这一概念的理解。按照马克思的论述，“‘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 406页），“实际上是表示物为人而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26页）。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普遍概念”的价值体现的是客观事物对作为主体的人所具有的意义，亦即是否符合人的需要；而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要满足这些需要，必然涉及社会的各个领域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凡是作为客体与主体发生联系的事物，都有一个价值问题，对此应有一个全面的理解。

　　从一般意义上说，这两种指向的研究无疑都是必要的。但从目前的情况看，迫切需要的是前一种研究，即建构我们所需要的价值观。既如此，就要按照这一指向的逻辑要求，对我们所面对的各种价值做出研究。但是这里又会遇到一个新的问题：既然我们所要研究的价值涉及社会以及自然界的多个领域，那么这个研究又该如何着手呢？

　　关于价值观研究中的逻辑分层

　　应该说，无论哪一种指向的价值观研究，都会涉及多种复杂的内容；而建构意义的价值观研究由于要涉及社会以及自然界的多个领域的价值问题，情况就更是如此。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的研究就不能在一个平面上笼统地进行，而必须区分不同的逻辑层次，并按照这些层次之间的联系循序展开。

　　这种逻辑分层可以有不同的方法，但最基本的区分应包含两个层面：整体和部分。从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看，所谓社会是一个由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其他社会领域所构成的完整的结构体系，它作为客体而与作为主体的人相对应；社会结构体系中的各个构成领域，包括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等，都有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对于主体即人而言也都有着不可或缺的价值意义。所以，价值观研究首先应该分别着眼于这些不同的领域，对这些领域的价值问题分别做出分析和研究，从而形成各个领域所特有的价值观，包括经济价值观、政治价值观、文化价值观，等等。这样一些研究，就属于价值观研究的“部分”层面。这一层面的研究无疑具有基础的意义，但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显然是不够的；在这一基础上展开的应该是“整体”层面的研究，既着眼于社会结构体系的整体存在，将各个构成领域中的价值问题综合起来进行研究。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种整体层面的研究不能只是将各个部分的研究结果机械地拼加起来，而必须真正按照整体的要求去做，其中最重要的是把握各个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社会结构体系本身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各个领域的价值问题也同样是有机地联系着的。所以，整体层面的价值观研究必须关注这种有机联系，将部分层面的研究真正提升到整体的高度，从而达到真正的整合。

　　在对整个社会结构体系的价值问题进行分层研究的同时，还应充分重视自然环境方面的价值问题。从主体的角度看，人是社会的人，但同时又属于自然界。人以及人的社会都要借助于一定的自然条件才能存在和发展。因此，这里也存在一个整体与部分的关系问题，整体层面的价值观研究应将自然环境方面的价值问题整合在内，其着眼点便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有机联系。

　　关于价值观研究中的逻辑概括

　　要建构一种价值观，不仅要对主体所面对的各种价值关系做出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而且还要对这些观点和主张进行概括和提炼，将其恰当、准确地表述出来。但这里有一个常常使人困惑的问题：究竟应该怎样进行这种概括，才能切实做到恰当、准确？

　　无须赘言，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基本前提，即必须对这种价值观的基本观点和主张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把握。而目前讨论中出现的一些争议和分歧，正是与此有关：其症结其实还不在于如何概括，而是在于究竟要概括什么。既然如上面已经指出过的，建构意义的价值观研究涵盖主客体关系的全部范围，涉及社会以及自然界的多个领域，那么要概括一种价值观，就必须以这种全面性为前提，而不能只是关注于其中的某些方面。而对于整体层面上的价值观研究来说，还要进一步着眼于各个领域之间的有机联系，要通过逻辑概括使这种有机联系充分地体现出来。当然，如果我们要概括的是“核心价值观”，还应再进一步，尽可能提炼出其中最能体现这种价值观的基本精神的要素和内涵。

　　在这个基本前提之下，价值观的提炼和概括还应遵循各种相应的逻辑要求，其中特别应注意的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任何一种价值观都有自己的特殊规定性，价值观的逻辑概括当然要充分反映这种特殊性，否则就无法使之与其他的价值观区别开来。但各种不同的价值观之间并不是形而上学地隔绝和对立着的，而是存在着各种复杂的交叉和联系，包括某些共性的东西。一般与特殊是相互联结而存在的，因而在把握一种价值观的特殊规定的时候，也要把握它所包含的一般规定，要将二者结合起来。从历史上看，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价值观领域里也会不断积淀体现着人类文明成果的积极因素，任何一种新的、进步的价值观，都必须从以往的积淀中汲取这些已有的成果，同时克服以往各种价值观的历史局限，在此基础上再前进一步，形成具有时代高度的新的成果。而这种历史的继承和发展，也同样体现出一般和特殊的关系，需要我们辩证地去认识。所以，要对一种价值观做出恰当、准确的表述和概括，必须体现这个一般和特殊的统一，既包含共性的东西和已有的成果，又具有自己的特性和新的时代特征。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无疑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但唯有这样，才能具有真正的合理性，从而最终站住脚。对于当前正在讨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说，正是应该按照这一要求进行提炼和概括；要坚持辩证方法，防止和反对各种片面化、绝对化的不正确倾向。只有沿着这样一条合乎逻辑的正确路径，我们才能顺利达到既定的目标。
